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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说自焚是骗局，有些人心理接受不了，认为政府、公安怎么能会干栽赃陷害的事。但是看看央视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放着的雪碧瓶（右图红色圈所示），显示出完好不变形。


汽油火的温度很高，可以迅速达到四百一十度以上，但满身浇汽油的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大部分完好，在高温气体中连声带都没烧伤，还能喊口号。谁不知道让开水烫一下还要起泡，疼痛难忍，可王进东坐在那里却稳如泰山。


再看站在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急迫性。


在户外采访声音效果差，为了保持录音效果，往往把话筒尽量靠近被采访者。王进东在电视里清晰洪亮的口号声恰恰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突发事件中能有这么及时、近距离的拍摄吗？这是自焚还是演戏？◇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周年，受益者遍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台湾一地就有数十万法轮功学员。可是，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的法轮功，却遭到中共无理智、非法、恶毒的灭绝式打压。有人说，中共才是真正想毁灭中华的西来邪教，也有人说，因为中共对信仰“真、善、忍”民众的打压和对行恶者的纵容，使得今日中华道德之快速下滑。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共这些年来到底打压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吧。（以下事例摘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的投稿）


①二零零零年的腊月，湖北浠水某地，几天大雨使清港的泥巴堵塞了通向集市的要道，无法通行，但没有人管。一位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后，自己拿来铁锹，一锹锹地将泥巴挪到港边的岸上，干得大冬天脱了棉衣还浑身是汗。


老人第一天用五个多小时清了三百多米，又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把整段路上的泥沙都搬走。不知情的行人以为他是多少钱包下来的，不知道这是老人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自觉自愿的……


②二零一零年七月，东北地区遭遇到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一时间物价飞涨，身为菜农的法轮功学员和老伴（也是法轮功学员）关键时刻不乘人之危，不发国难财，菜价和往日一样。买菜的人知道这么卖一车菜得少获得好几百元钱，于是都议论起来：“说人家法轮功不爱国、不好，


纯粹是胡说，今天早上我们是亲眼见证了，这位炼功大叔做到了真、善、忍，我们从心里佩服。”也有的大声喊着：“法轮大法真好！我亲眼看到了，要都炼法轮功，中国就有希望了。”◇











法轮大法教导出了什么样的人？








  ■ 新书《国有器官》封面    ■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南充市政协委员自述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七点，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温尼伯McNally Robinson书店举办了《国有器官》的签名售书会，购书者踊跃，场面热烈。


温尼伯地区卫生局移植医师英杰华•戈德堡主持了这场签售会。在开幕词中，她提到作为一名帮助肾衰竭儿童安排做移植手术的医师，一次偶然的机遇在波士顿了解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惊。


二零零六年以来，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对中共系统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一控告展开独立调查。二零零九年他们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活摘》，确认了活摘器官事实，他们指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二零一二年七月，大卫•麦塔斯和“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创办人特雷医生共同编辑和出版了《国有器官》一书。书中收录了多位在国际器官移植领域的著名人士和权威医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专业角度分析了中共活摘器官，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并采取行动加以制裁。


在签售会上，麦塔斯说，他出版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改善受害者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人们看到这些书后会采取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则会影响到罪犯从而间接影响到受害者的处境。比如以色列在今年四月后就禁止保险公司为国民到海外做器官移植手术支付费用。


到场的一位女士向麦塔斯提问，在加拿大，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惊愕，然而在中国人们却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这让她感到非常疑惑。大卫解释说，中共政府在一九九九年至今采用了大量的仇恨宣传，将法轮功学员妖魔化和边缘化，使得那些行凶者在行凶时并不将法轮功学员象人一样看待。他提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他说，当一个警察在对这名学员实施酷刑时，曾说过“我不把你当人看，所以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由于更大部份的中国人并不了解法轮功，也不知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在这种消息封闭的情况下也默许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依然在中国持续上演着。


当天到场人数众多，人们纷纷表示对中共恶行的谴责。◇














加拿大温尼伯民众震惊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明慧网】我叫张林悦，女，四十九岁，在四川南充市顺庆区财政局工作，曾任西城街道办副主任、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协委员等，是南充市唯一的“四川省民主建国委员会的巾帼英模”。


在修炼法轮功前，我的身体就象一部坏机器，患有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肠炎、肾盂肾炎、附件炎、鼻炎、咽炎、眼结膜炎、胃肠神经官能症、浅表性胃炎等。一九九七年八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年后所有疾病全好了。同时我逐渐放弃了很多不好的思想，改掉了不少不良行为，曾经敏感多疑、脾气暴躁、自私狭隘、争强好斗的我，变得宽容大度，充满爱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而遭到迫害，被撤销西城街道办副主任、市政协委员职务，被迫辞去南充市民建市委会委员。


在西城街道办上班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五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班，突然顺庆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来找我，将我带到顺庆区公安分局。借口有人指证我“串联”她们进京上访，为法轮功喊冤，对我进行非法审讯、笔录。晚上很晚才放我回家，并对我非法抄家，抄走《转法轮》一本。后来我坚决不承认他们罗织的罪名，又让我去顺庆区公安分局，见说服不了我，就采取饥饿战、疲劳战,直到半夜才放我回家。当时非法审问我的是顺庆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陈茂泉、还有两位不知名的男警察，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赵险峰也来劝说我“你说出谁就放你出去，这样你的前途也不会受影响。”我没配合，然后他们叫我回去再想想。我对警察说：“我宁肯自己受苦，也绝不出卖同修。”于是在他们给我的期限三天后，于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多将我绑架到顺庆区公安分局。经过九个小时的连夜非法审讯，他们觉得一无所获，于五月十三日清晨五点多将我非法关押到了顺庆区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的二十九天里，睡在大概两米左右的木板上。人多时就“打刀片”（即每个人都侧着身象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睡，不能翻身）。白天被强迫在木板上学习，旁边是厕所，大小便和睡都在一个牢房里。铁门、高墙、电网、喝斥声造成强大的高压和恐惧。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日我回到财政局后，单位让我交了“不到北京上访”的保证金五千元钱，成立了四人“帮教小组”，对我进行所谓的帮教，还扣了当年综合治理奖。


在财政局上班时被绑架


二零一一年二月，顺庆区公安分局借口有人指证我参与购买二零一零年香港“神韵晚会”演出票（ “神韵”是公开的文艺演出，多年来在全球巡演，旨在恢复和弘扬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被誉为世界第一秀，广受各国政要、艺术界、学术界和商界等主流社会高度评价和赞誉），而对我进行绑架、非法关押，对我办公室及住所进行非法查抄，并抢走了我女儿学习用的笔记本电脑一台。同年三月，顺庆区检察院对我发出非法“逮捕通知书”，企图对我非法判刑。


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在我被非法关押在南充市华凤看守所的一百九十九天中，顺庆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杜伟嘉以“可能要判三年，还可能失去工作、失去家庭”来威胁我，以所谓的立功减刑为诱饵，妄图让我出卖别的法轮功学员，我没有配合。后来还非法冻结了我的工资，同时企图冻结我的存款，但未得逞。


在看守所里，作为一名守法公民，一个修“真善忍”的好人，却受到被作为“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六个多月的牢狱之苦使我体重由九十多斤减到了七十多斤，吃不下，睡不着，成天拉肚子，脸色苍白，极度消瘦，整天心里高度紧张，精神极度痛苦，被迫害导致掉牙、掉头发，头发变白了许多……


在市、区两级“六一零”、政法委的直接操控下，一方面，在释放之日顺庆区检察院迫不及待的向顺庆区法院递交了非法起诉书，并让我家人办理所谓“取保候审”的手续；紧接着顺庆区法院于九月十四日发出了所谓的“传票”，定于十月十一日将对我实施非法庭审。


被迫流离失所


为阻止顺庆区“六一零”、政法委、公检法相关人员继续犯罪，抗议顺庆区法院的非法庭审，我被迫离开幸福的家，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




















 











